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仇非，舞蹈艺术家、国家一级演员、

编导，1949年1月出生，1959年12月入

伍，曾任原空政文工团团长。参加过大

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国革命之

歌》的演出，代表作有舞蹈《送别》《起飞

线上》、舞剧《伤逝》等。他是舞剧《红梅

赞》的艺术总监、第五次复排歌剧《江姐》

的导演，曾担任《强军战歌》演唱会、“和

平号角-2014”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

届军乐节导演。他导演的民族歌舞晚会

《当兵走边关》《情暖边关》《筑梦边关》获

第三、四、五届全国少数民族会演大奖。

2009年，他被中国舞蹈家协会授予中国

舞蹈艺术“突出贡献舞蹈家”称号。

记者：您15岁时参加了音乐舞蹈史

诗《东方红》的演出，能讲一下当时的情

况吗？

仇非：1959年，我被招入原空政歌舞
团学员班。当学员时，我们参加了很多
活动，一次非常珍贵的经历就是 1964年
参加了《东方红》的演出。这是新中国第
一个大型音乐舞蹈史诗。我参加了“秋
收暴动”“遵义会议”“陕北会师”“渡江”
等段落的演出。演出时，上个段落一结
束，就得赶紧跑到后台换下一段落的服
装。后台在夹层，场地小，演员多，全是
长条板凳。我们3个人分1条长凳，换完
服装叠好，然后安静坐在凳子上等着。
一旦接到候场通知，我们立刻排成一队，
左手拿道具，右手扶着楼梯扶手到大会
堂西门厅准备上场。在排演《东方红》的
日子里，我们这些学员跟老前辈学到了
很好的艺术作风，加强了我们的集体观
念，并熟悉了解了舞台。

记者：1970年前后，您从一名演员逐

渐参与到舞蹈创作中来，《起飞线上》是

您参与创作的第一个舞蹈，您也是该舞

的领舞。这个舞蹈当时在部队演出时非

常受官兵欢迎。创作过程是怎样的？

仇非：一开始我也没想搞创作，作为
演员，我经常给编导提意见。有人就说，
那你来编。当时很年轻，也不怕，心想编
就编。我们几个演员就一起想些方案，
总想着这个舞蹈还可以怎么体现。后
来，我调进了创作组。《起飞线上》的创作
是在程心天老师的帮带下进行的，是反
映飞行员军事训练的舞蹈。我们多次去
部队，一待就是 1个月，认识了很多飞行
员，了解了飞机从起飞到着陆的全过
程。有一次，我们甚至还看到飞行员进
行一级战备演练的场面。这个舞蹈是有
生活基础的，所以演出才能成功。创作
得有源头，你想用舞蹈表现军人，就要了
解军人的情怀、军人的气质。好的舞蹈
是对军人本身形体和气质的一种情感的
放大，它一定是有兵情兵味的。

记者：您组织创作过《蓝天长城》

《精神文明赞》《绿色年华》《走在春风

里》《飞向新世纪》等多台晚会，反响都

很好。比如晚会《蓝天长城》，既是反映

时代发展的大主题，又充满浓郁的空军

特色，受到军内外观众的认可。您认为

好的节目应该是什么样的？创作好一

台晚会要考虑哪些因素？

仇非：还是那句话，好的节目就是
要接地气的，要有兵情兵味的。编导不
能把自己的感觉当成是战士的，不能是
自己臆造的或是想出来的，而要从生活
中提炼、从生活中提高。就《蓝天长城》
晚会来说，一开幕就是一片云海，一下

将观众带入空军的第一视角。突然，云
海消散，在威武雄壮的音乐声中，舞台
上出现 40个飞行员，叠加女高音，演唱：
“我是雷，我是风，我是朝霞，我是彩虹，
我就是天空。”这是阎肃老师写的词。
这完美地展现了空军守卫蓝天的豪迈
气概。在舞蹈设计上，我们借鉴了杂技
的倒板技术，演员可以倒成斜 45度，模
拟飞行的样子，体现出空军的属性特
色，当时观众的掌声“哗”地就响起来
了。所以，想创作一台好的晚会，就要
寻求一种新的表现方式，同时还要用准
确的舞蹈语汇去体现、准确的舞美手段
加以烘托。在这台晚会上，我们在国内
率先使用了电脑黄金灯，舞台灯光的照
度及色彩千变万化、焕然一新。当时，
舞美灯光协会的专家还专门观看了晚
会并召开座谈会。搞好一台晚会，需要
“风正、气顺、人和、艺精”的内部环境。
上世纪 90 年代，我们以业务建设为中
心，以创作为龙头，带动文工团的全面
建设。我们每年都组织一次集体到部
队采风，并组织一次笔会。阎肃、羊鸣、
张士燮 3位老艺术家都 60多岁了，仍坚
持每年都与创作组其他同志一起下部
队体验生活。

记者：到部队采风的收获有哪些？

仇非：我们到部队采风不仅仅是参
观座谈，阎肃、羊鸣、张士燮等老同志还
会给官兵普及音乐知识、写诗歌，教唱
他们为部队创作的师歌团歌，还有的创
作员教战士吹奏乐器、识谱。我们有很
多作品都是从部队采风中得到的灵感，
比如歌曲《说句心里话》《父老乡亲》《一
二三四歌》《天职》、舞蹈《情怀》《云上的
日子》等。对我来说，印象深刻的就是
舞蹈《云上的日子》的创作。舞剧《红梅
赞》的导演杨威，刚调到空军不久，想创
作一个关于伞兵训练的舞蹈。因为我

到过伞兵部队多次，参加过伞兵跳伞训
练的全过程，就向杨威介绍伞兵的工
作、训练和生活情况，比如伞兵如何上
飞机、怎么出机舱、如何叠伞等细节。
基层采风带回来的内容是鲜活的，而越
鲜活、越接地气就越能产生鲜明的舞蹈
形象。舞蹈《云上的日子》抓住新兵第
一次跳伞在机舱内复杂的内心活动，以
及最终战胜心理障碍、成功完成训练任
务的过程，为表现军兵种特点、挖掘人
物内心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记者：舞剧《红梅赞》获得国家文华

大奖、解放军文艺奖、中宣部“五个一工

程”奖等5项大奖。您作为这部剧的艺

术总监和艺术统筹，能否介绍一下创作

历程？

仇非：我记得，那是在距离建党 80
周年还有一年半的时间节点上，在创作
会议上，大家提出，我们应该沉下心来
搞一台能够留得住的剧目, 为建党 80
周年献礼。创作组组长张士燮的建议
是搞一部舞剧，阎肃、羊鸣也希望创作
一部有影响的作品，但肯定不能是歌剧
《江姐》的翻版。编创舞剧《红梅赞》的
方案得到领导和机关的认可，并在各个
方面给予了支持和保证。当时我带着
创作组到重庆渣滓洞体验生活，积累创
作素材。经过反复试排、推翻重来、舞
台合成，2001 年 7月，舞剧《红梅赞》在
保利大剧院亮相，很多舞蹈界的专家都
前来观看，演出获得了很大成功，得到
观众的认可。

记者：第五次复排的《江姐》在国家

大剧院排演过程中，压缩了半个多小时

的篇幅。为什么作出这样的调整？

仇非：2007 年，国家大剧院刚施工
完，需进行试运行，就邀请原空政文工
团在大剧院戏剧厅演出第五次复排的

《江姐》。戏剧厅的舞台台宽 18米、可用
进深 40米、高度 13米，透视度很好，有
多种推拉升降设备。《江姐》的复排必须
根据这个舞台提供的现代化设备设施、
多层次的表演空间进行编排，对场景灯
光及演员的表演上都进行了调整。另
外，我们根据观众的审美及习惯，要把
原本 3个小时的演出时长进行压缩。我
们一段一段地看、一段一段地删，仔细
研究哪个词不说、哪个唱段不要。最
后，砍掉 2430多个字、取消中场休息，演
出时长压缩到 2小时 18分钟，保证了演
出的成功，在国家大剧院现代化舞台上
展现了歌剧《江姐》永恒的生命力。这
得益于我们老艺术家在艺术上宽广的
胸怀、不断创新的精神，及全体演职人
员的共同努力。

记者：您曾多次到部队慰问演出，对

现在文艺轻骑队的演出和创作有什么建

议？如何创作出官兵喜欢的军旅舞蹈？

仇非：我们那时候一下部队演出就
是两三个月，乘坐的是卡车，自己背着
背包，演出器材都放在车上。一到部队
就卸车装台、整理场地，有时在地面铺
上卡车篷布就开始演出了。部队官兵
看到有这样一支文艺轻骑队来演出，很
高兴。当时文工团对演员的要求是“一
专三会八能”，我们不光会跳舞，还要学
曲艺、器乐、小品等，所有演员都要参加
装台卸台、打灯光、卷幕布等工作。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野战文艺为什么那么
受欢迎？是因为我们下部队演出绝对
不给部队添麻烦，不影响部队的战备训
练。另外，我们还根据部队的具体情况
深入基层，为官兵服务。

任何创作都要从生活中来，再到生
活中去。舞蹈源于生活、高于生活，更需
要有扎实的生活素材加以提炼，并吸收
其它艺术元素，才能形成舞蹈创作的出
新。军旅舞蹈，要表现人，要表现现代军
人，就要去挖掘军人的情感、扎根部队深
入基层，要从战士的气质和情感出发，不
断用丰富的舞蹈语汇、充满时代感的舞
蹈语言，讲好现代军人的故事。

（夏董财、王 轶整理）

从战士的气质和情感出发
—访舞蹈艺术家仇非

■本报记者 袁丽萍

采访手记

采访出发时，我的心里略有忐

忑——

当团长、当导演，仇非对作品把关

严格、对团员业务能力要求高，在业界

是出了名的。这样的艺术家，会不会

难以接近？

更何况，他是习惯于用形体表达

情感、塑造形象的舞蹈家，会不会跟我

们聊一会儿就冷场？

让人没想到，他竟如此健谈、可爱。

一聊两个多小时，他用京腔京韵

讲起那些故事，俨如评书，生动极了。

他活灵活现地描述当年参演《东方红》

的情景，那份小学员一板一眼的认真

和跟着老艺术家学习的激动，让人感

同身受。讲到《飞夺泸定桥》，他兴之

所至，手舞足蹈，索性站起身来亮了个

相，身姿挺拔，仿佛还是当年那个勇敢

坚毅的“红军指挥员”。

在仇非这儿，“让人没想到”可能是

个高频词：打造特色晚会、将杂技技巧

引入舞蹈、大胆采用新式舞台灯……

人们常说，创新思维，是艺术发展

的动力和艺术家的生命力所在。仇非

的作品和经历，便是对这句话的生动

阐释。

那些“没想到”
■袁丽萍

舞蹈《飞夺泸定桥》。二排右一为仇非，摄于1978年10月。

仇 非提供

仇非在接受采访。 王晨光摄

近日，第三届“红叶杯”当代
军 旅 诗 词 奖 颁 奖 暨 2019 “ 红 叶 诗
会”在京召开，《太行军演》《咏王
继才夫妇守岛三十年》《大凉山木里
忠魂祭》《河开的声音》等优秀作品

获 奖 。 随 后 举 行 的 “ 红 叶 诗 会 ”
上，获奖代表、诗友代表朗诵本届
获奖的优秀作品和 《新中国从西柏
坡走来》等诗词。

第三届“红叶杯”当代
军旅诗词奖颁奖

■卢冷夫

武警北京总队某部以“朗读者”形
式开展读书交流活动，调动官兵读书学
习的积极性，丰富军营文化生活。活动
中，该部官兵踊跃登台，分享阅读《北
上》《苦难辉煌》等书籍的感受体会，传
递从中获取的力量。据了解，该部还将
依托营区设置的自助图书柜，广泛开展
“我是演说家”“士兵讲堂”等群众性学
习活动，鼓励官兵多读书、读好书。

书香飘军营
■张柏华

“军营就是历练场，梦想更有分
量……”老兵退伍前夕，第 83集团军某
合成旅 5名战士自发组建的“车轱辘”乐
队，在该旅各营区巡回演出。动感新潮

的音乐旋律，朗朗上口的歌曲内容，激情
澎湃的摇滚节奏……一首首取材于官兵
身边人、身边事的军营原创流行音乐，为
官兵带来阵阵欢笑，受到官兵欢迎。

该乐队组建于今年春节前夕，乐队
成员均来自基层一线。枪炮轰鸣的训
练场，清脆嘹亮的军号声，震耳欲聋的
呼号声……火热的军营生活给他们的
音乐梦想注入丰富的创作灵感。他们
用军旅歌曲讲述迷彩故事，以摇滚音乐
的形式展现基层官兵生活，先后创作了
《铁拳出击》《长安路》等十几首歌曲，不
少已经成为该旅官兵传唱的热门歌曲。
“难忘的军旅生活，让我们以文艺

的方式‘另存为’。我们将继续唱响兵
故事。”乐队成员高佳琪说。

兵乐队唱响兵故事
■曹兆雷

从磨盆山下的葛溪，溯流而上，山

峰如玳瑁，野树如门帘，有不规则的椭

圆形盆地豁然跳到眼前，集市如流，沃

野十里。这就是葛源盆地，江西省横峰

县北部的粮仓和“油库”。

在公路还没畅通的年代，这里或许

还是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存在。每次去

葛源镇，到了五里铺，我都有这样的念

头：生活在这里多好。葛溪绕村前留一

抹背影远去，野生的洋槐和枫香树沿溪

边簇拥，村后是笋一样挺拔的山，竹林

和树林把整个村子捂了起来。

“中共赣东北（闽浙赣）省委、省政

府、省军区”革命旧址所在的枫林村旧

民居，把葛源盆地人往日的生活形象，

以泥土、砖瓦、木料的方式，封存在历史

记忆里。村里的小巷四通八达，用河里

捞上来的卵石，夯实在黄泥土里，铺成

巷道，独轮车、草鞋、板车的踩压和雨雪

的浇筑，把卵石基本磨平，在春日雨滴

的油润之下，闪闪发亮。苔藓在石缝

里，作为岁月的印记，兀自油绿。小巷

把村子变成了迷宫，七弯八拐，我们瞬

间消失在玄阵般的迷雾里。

“省军区指挥部”旧址是一座大

院。说是大院，其实也就是有前、中院

子的房子。从门楼进去，是一个院子；

再进去是一个大门，两边是厢房；继续

进去，是院子，以大天井为格局，四边

形；最后进去的屋舍算是正房，敞开式

的厅堂，各式房间对称地依序布置。葛

源盆地的普通民居以黄泥、石头、木料

为基本元素，冬暖夏凉。离开村子外出

谋生的人，会怀念门口的枣树，怀念清

凉的草席，怀念木桌上的油灯，怀念谷

雨之后再次回到房梁上筑巢育雏的雨

燕，怀念小巷里清晨“踏踏”的脚步声。

他们的故人，他们的亲人，在矮小的房

子里喝茶、打瞌睡，在油灯下编草鞋、穿

梭织布。葛溪边的水碓房里，水车在日

夜地咿咿呀呀。

葛源盆地四面高山，是德兴、上饶、

弋阳与横峰相交界的地方。我每次进入

葛源，都会想起一张照片：英俊刚毅的面

容，略显瘦削，浓眉大眼，鼻梁坚挺，耳廓

肥大，眼神坚定，头发像山冈上的丛林，穿

一件旧棉大衣（在我看来，更像一件被风

吹起来的战袍），脚上戴着镣铐，魁梧的身

材和他所在的根据地灵山相似。这是我

于1997年，在南昌梅岭看到的照片，至今

忘不了。照片中的人，即先烈方志敏。我

从不掩饰对他的敬爱。作为男人，他俊

朗，脸上终日映着阳光，做事果敢，有担

当；作为军人，他有谋略，有血性，威武不

屈，有号召力；作为作家，他的《清贫》《可

爱的中国》响彻历史的天空；作为一个有

信仰的人，他践行了“努力到死，奋斗到

死”的誓言，生命的航向始终没有改变；作

为世代务农家庭的儿子，他有胸怀天下之

志，有兴邦治国之才。他的文章，我们耳

熟能详；他的事迹，我们世代口口传诵。

方志敏于1899年8月21日，出生于

江西省弋阳县漆工镇湖塘村。他8岁入

私塾，12岁便辍学辅助家庭务农，童年在

家乡度过。17岁时他在乡亲们的帮助下

进入县立高等小学，后毕业于江西省立南

昌甲种工业学校。1935年1月下旬，他

在怀玉山不幸被俘，入狱。同年8月6日，

方志敏在南昌英勇就义，年仅36岁。

湖塘村离葛源盆地，骑马只需一个

时辰。选择葛源盆地作为革命根据地，

方志敏具有军事家的战略眼光。这里

山梁交错，地形复杂，人口众多，产粮产

油，社会矛盾激烈。方志敏把葛源盆地

当作实现“无产阶级”“苏式国家”的“试

验田”去“耕种”：发展棉桑，大力种植粮

食，平债分田，各村成立农会，建立农业

合作社，开办供销社，发行邮票和股票，

通航兴衢，兴建学校医院，扫盲识字，举

办运动会，修公园，操兵练武。

在这片土地，流过血的革命先烈

中，很多志士还没娶妻生子，便长眠于

葛源盆地。黄球，被杀害时，年方27岁；

邱金辉牺牲时，24岁；李穆死于枪口，时

年29岁；钱壁流尽最后一滴血，19岁；

项春福在正月初九牺牲，时年24岁；杨

桂花牺牲时17岁……在革命时期，横

峰县的成年男丁，约有十分之一为革命

奔走，直至捐躯，再也没回到家里。

这是一个梦想升起的地方，是一个

信仰不会泯灭的地方，是一个热血可以

点燃火把的地方。

我们行走在葛源的大地上，英烈的

亡灵在注视我们。

我一遍遍地梳理每一次去葛源所

遇见的人与事，回想它的山川地貌，体

会它的风土人情。想起几次去石桥，在

山沟一户吴姓老汉家喝茶，用蓝花碗泡

手工茶，酽酽的。他粗大有力的手，我

握过，糙糙的，树皮一样。他的几个小

孩都成家了，住在县城。他还守着这栋

石砌木屋。屋前种了枣树、松树，栽了

吊兰、射干，屋后种了梨树、桃树、板栗、

李树。菖蒲是不用栽的，屋边水溪有。

竹子是不用栽的，崖石缝里，拔节而

起。映山红是不用栽的，放眼望去，都

是。石墙是要砌好的，片石一块块砌起

来，供苔藓和爬墙虎作篱笆。他守着老

房子，像守着他的肉身。

“这是一个好时代。”他说。

“我一直生活在好的时代。”他又说。

什么是好时代呢？每个人所描绘

的，可能都不一样。葛源盆地把答案告

诉了所有人。就像方志敏在《可爱的中

国》所预言的：“朋友，我相信，到那时，

到处都是活跃跃的创造，到处都是日新

月异的进步，欢歌将代替了悲叹，笑脸

将代替了哭脸，富裕将代替了贫穷，康

健将代替了疾苦，智慧将代替了愚昧，

友爱将代替了仇杀，生之快乐将代替了

死之悲哀，明媚的花园，将代替了凄凉

的荒地！这时，我们民族就可以无愧色

的立在人类的面前，而生育我们的母

亲，也会最美丽地装饰起来，与世界上

各位母亲平等的携手了。”这一切已在

我们的土地上实现。

盆地是一样的，是因为有梦想的

人，始终会在盆地上升起长明灯，生生

不息。

红
色
葛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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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离队前夕，西藏军区某特战旅组织老兵退伍晚会。一个个兵味浓郁
的文艺节目，生动展现高原特种兵的热血与奉献。下图为歌伴舞节目《雪豹
突击》。 王述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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